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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背景下国外左翼学者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反思

韩欲立 陈学明

摘 要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激发了国外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双重反思。在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方面，左翼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面临着从经济、政治到生态

的重大危机，世界面临着向左或向右的转型抉择；在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方面，左翼学者排除

了资本主义在疫情应对中的所谓平等的幻象和绿色资本主义的伪命题，并再次激活了共产

主义话语及想象。在国外左翼政党和学者的观察中，作为现实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一场世界性

的转变树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政治自觉，并向世界证明了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

义制度的高度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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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8 日，具有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宣布退出民主党的美
国总统候选人初选。这一事件发生在新冠疫情在美国大爆发期间，耐人寻味。退选将社会主义、公共卫

生危机和资本主导的美国连接在了一起：即使面对瘟疫肆虐，美国的选择仍然是资本优先。一切有良知

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公共性议题：在重大疫情背景之下，当前欧美所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意

识形态将带领人类社会走向深渊还是救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力被再次激活。面对人类普

遍遭遇的巨大不确定性，一种崭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被异口同声地重新召唤出来：“全球共产主义抑或

丛林法则，新冠病毒迫使我们做出抉择。”[1]

一、新自由主义危机与转型的可能性

如果说 1986 年的核灾难带给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成为西方世界批评苏联社会主义的口实的
话，那么 2020 年西方世界普遍陷入新冠病毒造成的疫情旋涡无法自拔则成了新自由主义的“切尔诺贝
利时刻”，而它正在敲响新自由主义的丧钟。

（一）消费主义的危机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新冠疫情以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使全球资本主义的资本循环和
周转陷入失血休克，因为“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越来越依赖于虚拟资本以及货币供应和债务创造的巨大

扩展”[2]，整个社会的生产和需求链条都被按下了暂停键，这反而使我们能够更理性地看到资本主导下

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深层危机。事实上，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仍然能够完成资本的循环并获得

利润的积累，其主要动力的 70%-80% 依赖于消费主义推动，新冠疫情意外事件的出现“造成最富裕国家
中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形式核心的全能崩溃。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螺旋形式正在从世界的一部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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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崩溃。……它正在检验马克思所说的‘过度消费和疯狂消费，从而预示着整个体系的可怕和怪异的

崩溃’”[2]。哈维着重从新自由主义塑造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态丛林的被破坏来评估全球资本体系崩

溃之可能性。在这片生态丛林中，消费主义是提供资本循环和周转的丰厚土壤，而“当代资本主义消费主

义”的许多前沿模式在当前的条件下无法运作，因为“新冠肺炎并不是一次剧烈波动，而是对主导最富裕

国家的消费主义形式的核心的强力撞击，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螺旋形式正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

个地方向内坍塌”[2]。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哈维仅从资本流通的角度分析新冠疫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

响，是一种“早已被马克思批判过的所谓‘消费不足危机论’”[3]。也就是说，判断新冠疫情是否对资本主

义带来根本性转变，仍然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范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化中来，
而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来看，新冠疫情并未触动现有私有制与雇佣劳动

关系。尽管崩溃还远不可能，但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的消费主义危机已然使资本主义经济

呈现出颓势。这颓势呈现出一种资本主导的社会体制的夕阳西下的总体性病态面目，以至于哈贝马斯呼

吁：“我们必须努力废除新自由主义。”哈贝马斯的呼吁显而易见地被正在欧洲发生的事实印证着：“比起

民众的安危，欧盟更关心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的生死存亡，再一次印证了它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实体。欧

盟任由（除意大利以外的）27 个成员国自生自灭，甚至从未呼吁各国共同支援身陷囹圄的意大利。”[4]

（二）从政治到生态：更大的危机的预演

消费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危机仅仅是更大的危机的一个预演。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范围

内，更大范围的不平等将继续扩展。发生在 1918 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造成了居住在旁遮普、孟买和印度
西部其他地区 60% 的贫民的死亡。同样的事情正在 100 年后的今天再次发生，印度、非洲和拉美等贫
富差距悬殊的地区，由于食物短缺造成的营养不良、贫民窟的恶劣公共卫生条件造成的高感染率和重症

病高发率，使该地区成为病毒肆虐的重灾区。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指出，新冠病毒暴露
人类社会长期的巨大不平等，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对新冠疫情的致命性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

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差距过大国家控制疫情的难度 [5]。奈格里（Antonio Negri）认为，新自由主义在疫
情中已经将自身政治上的缺陷暴露无遗，这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激活一系列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 [6]。左翼

学者普遍认为，即使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系统性衰落可以避免，但是后疫情时代西方民主的衰退将不

可避免，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将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视为由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文明的
危机”[7]，自由市场和公司的意识形态避免将病毒控制引入利润的黑洞，公众的健康是“可消耗”的生产

成本。欧洲和美国政府在复工和隔离之间摇摆不定，表明在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协调方面，政府和公司二

者处在难分胜负的博弈之中。病毒的肆虐最终将促使大众重新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世界？皮凯

拉斯（Andres Piqueras）的观点正好回应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绝不该对中国的情况视而不见。古巴的
药品（特别是干扰素 α-2b）开启了中国的抗疫之路。中国向我们展示了‘人人平等’的计划性经济体制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击败未知的病毒。现在，来自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的医疗救援队已经到达意大利，

帮助他们战胜疫情。西班牙也已经认识到，我们需要这些国家的帮助。”[4]中国和古巴在新冠疫情的国内

传播被控制之后，开始着手提供国际援助，这正是一种破除了意识形态藩篱和国家利益鸿沟的真正的国

际主义精神。而西方世界至今没有对危机中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文明行为做出认真的

评估，却依然采取了将国内矛盾焦点转移到国外，特别是转移到中国身上的以邻为壑的政治策略。这一

方面会迟滞西方世界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的理智和长远举措，另一方面也在透支和窒息欧美主导的新自

由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领导力。

政治危机正在隐隐透露出晦暗的前景，而生态危机早已面露狰狞。“森林的过度砍伐和种植园（橡

胶、油棕、咖啡或可可）中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从而导致了病毒

向社区的传播。农业用地的过度占用导致了森林砍伐过度，城市化和无休止的城市扩张同样也加快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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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砍伐的速度，破坏了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最后，通过全球化的人口流动，跨国公司之间的经济往来，大

都市的虹吸效应，迅速将个别区域性流行病推向全球性流行病。”[8]资本与自由市场扩大了社会与自然

的物质变换断裂（metabolic rift），新冠病毒的肆虐正是从这个裂缝中被召唤出来的恶魔。陈学明教授
就疫情与生态的关系反思了两个国内外普遍流行的观点——“人化自然”和“以人为本”。他认为，“人化
自然”在实践上仅仅侧重了人化，而没有充分重视自然，“在面对自然时，就必然会为自己的行为确立一

个界限，真正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是一味地无限夸大自己的力量”[9]；而相应

的，“以人为本”不是以人的物质欲望为本，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健康的生活条件和免于公共卫生

危机则正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王雨辰呼应了陈学明的观点，认为要区分“需要”和“欲望”，资本所

驱动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将需要替换为欲望，“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

地位，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10]（P115）。
于是，从政治到生态，我们正在面临一场更大更广泛危机的前景，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力在其发

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

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11]（P542）。新冠病毒进一步促使这
种破坏性力量反噬人类社会，从而“使我们陷入后现代的野蛮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状态，我们必须像许

多社会主义运动一样，重新探索国家和资本以外的其他道路，创造出超越灾难资本主义的未知世界”[8]。

（三）转型的开始：向左还是向右

根据公共卫生专家的评估，新冠疫情将在全世界持续数月甚至数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科学预

言，新自由主义第一次面对非战争的外部威胁。如果说冷战使新自由主义者欢呼战胜了它的社会主义

对手的话，那么今日的西方世界很可能没有机会宣布同样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全球循环过程被悲剧性

地中断之后，每一个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面对着同样的赤裸裸的生命事实——生存，向左还是向右？
皮凯拉斯提出了被西方世界假装看不到的问题：“如果疫情真的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瘫痪，我们是否

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所拥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竞争和私利能使人类免受疫情、战争、饥饿和气候

变化的侵袭，摆脱自我毁灭的结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也许是时候关注一下中国了，他们向我们展

示了另一条道路的可行性。”[4]王庆丰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做出了相似的判断：资本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漠

视生命，甚至试图放弃对老者和弱者的照料；资本的竭泽而渔加速了“例外状态”的频繁发生，从欧洲近

年来的暴力恐怖袭击到这次突如其来的全球性传染病都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因此，“在新冠疫情下例

外状态的社会治理，西方社会主要采用了自由主义的放任的治理术，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严格管控很难实

现，无法收到良好的管理的效果。对于中国而言，治理手段背后都有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总体治理在起

作用，正是有了这种社会总体治理在背后做支撑，疫情可以得到迅速管控”[12]。

在齐泽克眼中，新冠疫情宣布了西方与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下半部的开始。如果在上半部中，

这场爱情是缠绵和如胶似漆的话，那么下半部则开始了不忠和众叛亲离。尽管特朗普政府在用给每个

成年公民发 1000 美元的支票的方式来继续维持这段爱情，但是齐泽克嘲讽：“这是受赤裸生存（bare
survival）的需求所迫而产生的共产主义。很不幸的是，这恰是 1918 年前苏联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
翻版。”[13]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则提出新冠疫情将使替代以美国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成为可能，
任何一个诚实的国际社会的参与者都看到，“在这场全球斗争中，华盛顿没有采取任何形式的团结与合

作，而是加倍努力部署其新的冷战战略，试图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并转向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华

盛顿对中国的敌意日益加深的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这种焦虑对世界各国乃至对美国体制最热

心的捍卫者来说越来越明显：中国国家主导的体制正在超越美国的资本主义，并逐渐使替代以美国为首

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合法化”[14]。布兹加林（Aleksandr Buzgalin）则明确提出了替代方案，要求由国
家和公民团体有计划地采取非市场的组织化行动，支持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公共系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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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要“遵循制定明确、透明、一贯适用的新规则的道路，以实现普遍的公众利益。在这方面，私有

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及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所涉及的利益必须被置于次要地位”[15]。

向左还是向右？这既是一个生存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个“共产主义”与“野蛮主义”之间的选择。

二、重建秩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想象

如果说新冠疫情彻底暴露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的话，那么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之中，马

克思主义则再次显示出其真理的光芒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可以说，新冠疫情既是全人类的共同危机，

同时也是用共产主义话语再次启蒙全世界劳动者的历史契机。

（一）不正义的正义化：平等的幻象及其后果

资本主义许诺给世界以平等和繁荣，但带来的却是不公和贫困。The Intercept 网站分别列出了美
国纽约市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最高和最低的五个地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最高的五个地区，人均年收

入是 17595-35141 美元；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最低的五个地区，人均年收入大约是 106702-147547 美
元。但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不正义的社会生产和财富分配制度在新冠病毒的介入下，最终获得了正义

的判决。换句话说，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鸿沟与社会风险性因素相互叠加，形成了一种放大风

险的指数性效应，最终这种不平等反而以一种毁灭性的风险平均化方式反噬上层阶级。全球化的生产、

贸易和消费体系中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灾难不断地警告我们：“富裕国家曾经希望通过将危险转移到国

外来根除它们，却因此不得不进口廉价的食物，杀虫剂通过水果、可可和茶叶回到了它们高度工业化的

故乡。”[16]（P49）在此次重大疫情中，我们显然也发现了疫情风险的高度平均化，没有任何社会阶层可
以避免因为财富和权力的占有而最终免于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尽管上述数据显示了病毒感染风险与收

入差距的正相关性）。相似的，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骗局，形成了对美国的不公

平的经济负担，并固执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这是美国的工业资产阶级试图摆脱国际环境义

务的束缚，试图重新使得资产阶级全面掌握对于环境议题的解释权。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因

此而免除环境和生态恶化的风险，相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以一种不可见的形式不断积累。

疫情危机的管理也正在成为另一种阶级斗争的场域。一方面，通过定义风险的来源和解决方案，资

产阶级将阶级冲突转化为风险管理的技术议题，也就是说，将风险的总体性原因物化为一个社会学或者

经济学的实证问题。比如，生化灾难对人类的普遍性风险被简化为生化技术难题，并因此催生出一批消

化生化灾难的公司和职业，于是资本生产出的灾难最终使其成为一种商业机会。以医疗工业为例，资本

驱动下的医疗工业事实上不断地在生产疾病，同时通过疾病的生产来制造医药的消费。法国生态马克思

主义者安德烈·高兹为此提供的有力证据是：“疾病成为最有利可图的产业的动力，创造就业和‘财富’。

同时，患者数量的增加和‘健康’产业已被纳入国民核算中，如果患者减少，那么这些产业的消失就转化

为 GNP 的减少和对资本的重大打击。简言之，疾病是有利可图的，健康则不然。”[17]（P171）但另外一
方面，危机的结构性积累也将阶级斗争的场域进一步扩大到公民运动当中。如前所述，危机在社会结构

中的平均化趋势跨越了阶级利益的冲突，风险的共同性是真实存在的，因而“为了预防核能和有毒废料

的危险，阻止对自然的明显破坏，不同阶级、党派、职业群体和年龄群体的成员团结起来形成公民运动”

是可能的 [16]（P53）。因此，新冠疫情的最优化治理需要产生一种跨越阶层的社会联合，这种社会联合
被恰当地表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齐泽克在反思疫情的时候也认为，相比较于某些国家利用疫情封锁

中国的以邻为壑的做法来说，全世界更应该“需要完全无条件的团结和一种全球协同的反应，一种曾经

叫做共产主义的新形式。假如我们不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今天的武汉可能是我们未来城市的景象”[18]

。事实上，只要是真正具有深邃的世界性和历史性洞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能够走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基本逻辑上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强调：“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

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P502）正是出于这种人类共同的责任和担当，世界各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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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接连发表国际性和地区性的联合声明，代表在疫情冲击下“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阶级和群体发声。他

们一方面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反社会性和寄生性”，另一方面号召地区性的和国际性的工人联合，相互支

持，共克时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达希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转型的前景并不寄希望于疫情造成的

经济危机或者社会危机，而是更加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发动的斗争和革命。

（二）绿色资本主义：一个伪命题

新冠疫情向我们提出的向左或向右转型的选项是否意味着向绿色资本主义的转型有可能使当代资

本主义获得自我保存的持续性平台呢？

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理论，并试图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作为对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分析范式。奥康纳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发生在生产条件被破坏的领

域。所谓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即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借以展开的外部自然条件（如森林和水等）以及

生产的公共条件（如城市基础设施等）。新冠疫情的发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和深度破坏了全球资本

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公共条件，但是，奥康纳认为，改良的资本主义民主仍然可以将由于生

产条件被破坏而导致的危机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而民主化的官僚机构是“唯一可能行得通的政

治形式，应是这样一种民主国家：在这种国家中, 社会劳动的管理是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的”[19]（P439）。
对此，福斯特的批评是：“仅仅关注于生产条件和资本主义的第二矛盾，将削弱生态危机的全面性，乃至

在将一切纳入特定经济危机理论的封闭框架的过程之中，削弱了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影响。”[20]

郇庆治根据对萨拉·萨卡的研究，认为“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根本无法

改变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和反生态本性，“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

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与工业经济

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且无法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需要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而社会主

义和真正的生态经济之间是不存在矛盾的，前提是社会主义社会被看作是非工业社会”[21]（P5）。从本
质上说，绿色资本主义的方案企图在保留现有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前提之下，通过生态技术或者现代管理

的手段来解决生产条件被破坏的困境，进而避免类似新冠疫情类型的系统性危机，试图将“可获利性、可

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商业原则系统整合到绿色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中，打造新一代兼顾经济成本与生

态效益的工业发展模式”[22]。但是，新冠疫情的暴发证明绿色资本主义严重低估了生态危机的严峻性，

市场手段也许对调节各国碳排放并控制气候变化有一定效果，但自然的惩罚手段是社会和技术手段无

法预料的，新冠病毒不就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自我调控的范围了吗？

当然，绿色资本主义的温情脉脉也掩盖了其“生态帝国主义”的实质。资本主义国家的“绿色”是有

代价的，其代价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特别是生态健康权。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全球贸易的方

式，大量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输出电子垃圾和工业废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中国考虑到保护本国生态

文明权益并停止进口西方国家的塑料制品等废料后，欧美国家普遍陷入了垃圾围城的生态困境。这再一

次说明了绿色资本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实在是国际社会不堪承受之重。

（三）马克思的幽灵：新冠疫情中的共产主义话语

经济危机并不是新鲜事，它如同幽灵一样与资本主义发展史如影随形。新冠疫情之前，全球资本主

义经济已经开始尽显疲态，美国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依靠巨额量化宽松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用
以邻为壑的利己主义财政政策将虚假的经济繁荣苟延残喘至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扮演了一场世界

大战的角色，经济停滞和秩序崩溃之后则将迎来重建秩序的新时期，新冠疫情中的共产主义话语于是被

再次激活。大卫·哈维再次祭出马克思的革命咒语：“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

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3]（P60）他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新冠
疫情引发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视为“那个陈旧的、可怕的崩溃中的社会秩序”。这场灾难正在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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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人阶级”——被停滞的资本循环甩出的相对过剩人口，哈维将其主要人群定义为“非裔美国人、拉
丁裔美国人和工薪妇女等”[24]。全城封锁正在创造一种集体行动的习惯，这种习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已经被资本主义的体制化力量所内化并驯服，哈维反问道：“为什么我们不把目前正在崩溃的资产阶

级社会所蕴含的那些要素——惊人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解放出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造和组织
形式，以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与以往存在的任何事物迥然不同的东西？”[24]哈维的共产主义想象是令人

兴奋的，因为很显然，尽管复工能够使新工人阶级付租金、还房贷和购买食物——这也正是资产阶级所
希望的——并重新回到旧的雇佣秩序中去，但是，既然全城封锁让新工人阶级体会到了免费提供基本食
品和医疗保障的“类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为什么不让复工来得更晚一些，从而培养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

习惯，并激活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想象呢？

不过，中国人也许并不认同哈维对共产主义存在于彼岸的想象，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古巴，我们感受

到了“贫而不屈的岛国一直追求的自由和平等的精神”[25]。即使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之下，古巴仍然

展现了一种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古巴的对外援助一直都在进行，并已经向 59 个国家提供了医疗援助，
甚至接收了载有新冠肺炎患者的英国“布雷马”号邮轮（该邮轮已经遭受多个国家拒绝靠岸）。这难道

不正是共产主义道德在此岸世界中的投影吗？正如马克思所说：“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

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23]（P227）或许，当新自由主义者嘲讽社会主义的
中国和古巴在疫情旋涡中的挣扎，而又无所作为并以邻为壑的时候，正是我们重新定义自由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时候。于是，齐泽克又一次提醒道：“假设我们将所有关心自由的人都定义为自由主义者，并把那

些认为只有在全球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时候通过根本性变革来挽救自由的人定义为共产主义者，那么

我们应当说，今天，那些仍然将自身视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才是如假包换的自由主义者，只有他们严肃研

究为何我们的自由的价值观受到威胁并意识到只有根本性变革才能挽救它们。”[26]

三、中国应对：世界左翼政党对中国抗疫的评价

西方左翼学者面对疫情试图重新开启共产主义话语新境界的尝试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事实上，社

会主义中国的抗疫实践向全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比较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正

在被新冠病毒疫情的一步步升级撕下新自由主义制度的“皇帝的新装”。

（一）中国应对疫情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政治自觉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沃德（Bruce Aylward）在武汉考察后感慨道：“我看到的
是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家庭、社区、甚至整个世界免受这种疾

病的侵害。”[14]自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来，尊重科学和尊重人性的科学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一致认

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成功应对了疫情带来的灾难，并给世界各国提供了科学和有效控制疫情的模式。

中国应对疫情的胜利也是国家治理理念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树立起了从“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出发的基本原则：既要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负责，也要对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负责。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坚决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努力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做出贡献。”[27]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联合 230 多
个世界政党，就加强国际联合以抗击新冠疫情发出联合倡议，呼吁：“各国应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相互支持和帮助，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政策协调、行动配合等，汇集全球的资源和力

量，坚决打败病毒这一人类的共同敌人。”[28]全人类的危机时刻正是加强团结、协调行动的关键点，新自

由主义的市场机制已经完全失灵。但是，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要将每个公

民赤裸裸地抛给新冠病毒，拒绝承担公共责任，这证明了野蛮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从来不曾将人类共同福

祉视为最高原则。相反，人类命运是私有者可以出卖的财产，如果可以给它标价的话。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被新自由主义体系拒斥，却被共产党世界所欢迎。美国共产党在一份官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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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信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全球抗疫斗争中的重要角色高度赞扬，称中国共产党从公共健康而不是利

润出发，采取大规模病毒检测和隔离手段迅速有效地动员全国资源应对危机 [29]。英国共产党领袖罗伯

特·格里菲斯（Robert Griffiths）表示：“这封公开信继承了争取和平、合作和社会进步的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的优秀传统。”[30]委内瑞拉、秘鲁、玻利维亚等拉美共产党发布联合声明，认为私人垄断资本控制着

拉美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由于无利可图，长期以来几乎处于荒废状态，富人也许可以获得更好的私人医

疗保障，但是大多数中下收入人群面临绝境。因此，“我们认为必须保障最贫穷社会阶层的工人、失业者

和未充分就业者的权利，以此作为一种人道和团结的姿态”[31]。美国工人世界党官网发表文章称，社会

主义的基础帮助中国战胜新冠病毒，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决策不是依据百万富翁们的利益，而是如何维护

全体人民的福利，这在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32]。

由此可见，中国抗疫中体现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原则彻底摒弃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以财产权为新

等级制度基础的虚假共同体。在虚假共同体中，交换价值体系凌驾于使用体系之上，对利润的渴望凌驾

于人性的实之上现，私人公司的利益凌驾于人类普遍利益之上，资本主导的虚假共同体“对一切人来说

表现为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表现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同时既表现为

物的必然性，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33]（P354-355）。于是，在新冠疫情的攻击下，虚假共同体再次成为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从世界左翼学者和领袖们的高度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世界上“被侮辱与

被损害”的人们在新冠疫情的危机中无法继续容忍资本逻辑对人类团结应对共同灾难的集体行动的阻

滞，在灾难中激发的人类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必将在灾后成为一个崭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秩序的基石。

（二）中国应对新冠疫情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越性

左翼学者卡洛斯·马丁内斯（Carlos Martinez）以“卡尔·马克思在武汉”为题，详尽阐述了中国社会
主义击败新冠病毒的三个重要原因：第一，社会主义与高端技术的结合实现了对病毒的全面监测，人工

智能和云计算以及广泛被普通人使用的高速互联网基础设施保证了对每一个可能患病的人的及时追踪

和隔离；第二，自上而下高度协调的社会动员能力保证了高层的科学决策能够贯彻到基层社会；第三，免

费和强制性的全民“战时”医疗福利保证了每一个公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 [34]。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

主席阿尔韦托·莫雷诺·罗哈斯认为，抗疫斗争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高效治理模式：短时间内调集全国

医疗资源援助武汉，同时断然实行全城隔离；更重要的是，为所有新冠肺炎患者提供完全免费的医疗服

务，避免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显而易见，两位学者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主义制度治理优越性的核心原则——公有制及其实践理
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社会主义公有制使

“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

加下来经营。……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11]

（P683）。新冠疫情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所做出的判
断。第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将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置于社会的治理之下，人及其社会成为经济活动的

唯一目的。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建构起来的乃是需求经济学而不是欲望经济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满足新冠疫情中社会的基本医疗需求而不考虑资本盈利的旺盛欲望则成为公有制社会的第一选择。

第二，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有计划和组织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了一个共享发展成果的美好愿景。事

实上，尽管我国存在着规模巨大的非公有制经济部分，但是，由于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了公有制的实践理性动能。换句话说，非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引导之下发挥了对

经济活动的计划、组织和调控的社会主义功能，短时期内带领非公有制生产部门主动投入到抗疫物资的

生产活动中，并形成源源不断的产能供应给全世界。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抗疫物资制造中心。第三，

公有制潜在的巨大社会资源调配和动员能力。公有制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全社会分配，于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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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政权将不复存在，……生产资料

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23]（P233）。从
马克思对公有制经济的实践理性的判断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会公然站在社会和常识的

对立面，与此相反，中国政府则坚定地站在人民和社会的同一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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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 Reflections o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by Foreign Leftis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an Yuli, Chen Xueming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global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inspired the overseas leftists to reflect
on the dualistic landscape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n terms of reflection on capitalism, lefti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neoliberalism is facing a major crisis from economy, politics to ecology, and the world is facing a
choice of transformation to the left or the right. With regard to reflection on socialism, leftist scholars excluded
the so-called illusion of equality in capitalism’s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and the pseudo-proposition of green
capitalism, and reactivated the communist discourse and imagination. In the observation of foreign left-wing
parties and scholars, China, as a realistic socialism, has established a high degree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for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for a worldwide transformation, and has proved to the world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public ownership at its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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